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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 子

    十五年后，夏

    大河奔腾，滚滚激流挟着泥沙在凌晨的薄4中浩然东去，

消没在水汽和雾气相交织的虚空 峭立的沙岸不断崩裂倒塌，

河中惊起漫天的水浪，轰轰直响
    河滩如ft古神的胸膛般阔大无边，托着河流蜿蜒而下直排

天际。此刻，所见的一切都笼罩在夜与昼、明与暗交替轮回的

混沌中，一个单薄的身影孤独地站在沙岸高处，俯视滔滔河

水，同着清寂的河沿一起沉默 。沉默
    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个声音震撼了河水，汹涌的洪流仿佛刹

那间静止，一切的声响都消失，天地间仅有这缕声音在回旋
    沁河，沁河 1我要走了，去寻找我的梦想，你陪伴了我

十六年，赠送给我十六年的礼物，我的悲哀你来带走，我的寂
    、

寞你来分担，可我的梦想— 向谁去讨?你说，孤独，是因为

我自身的存在;奋斗，是因为我生命的存在，我自身存在着，
我承受着孤独;我生命也存在着，可我的奋斗又在哪里?我的

未来又在哪里，在你身边么?我不相信— 不相信!我要自己
去寻找，去奋斗，外面的世界，辽阔的天空，没有哪 一片注定

是属于谁的。你给我安排的命运，我不接受，

    沁河一一我的父亲。我的母亲，我的朋友_ 再见了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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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你爱我，就再带走一粒沙子吧 带它到黄河，列大海，到它

梦想中的任何 一个地方，如果它在激流中沉没，你也耍带去它

的梦想，a天知道，让地知道，让to界1_的  一人 兽一草一木

每一个生灵都知道-一 因为它们，也沉默得太久了，太久 r

        而我，终要回来的「这 去，无沦我得到厂什么，哪

怕是一身的伤痕终生的潦倒，我终会回来的，因为，我要证明
— 人的命运，节握在自己的手中叮如今，我 无所有，就凭
着我十六年的孤苦，凭着我 卜六年的热血发哲一一孟超然不能

轰轰烈烈地活着，也要轰轰烈烈地死去!

    不是甸个凡都能成功  可我 一定要奋斗过 再见了，沁河

    脚下的沙岸塌裂水中，轰隆隆的闷响和着激愤的誓言飘飞

在茫茫沁河滩



第一章

.结了层薄冰的天空渐渐融化，，明起来，。台村依旧沉



在空中重垂劈f一个手势，‘还有咱村的大老板孟家民的孩子，

神童一 一孟超然『这就是咱们村的人才，这就是咱老少爷们的

指望_今天老少爷们自愿赶来送他们去大学侨，我感谢，不

过 咱们更应该感谢一个人— 孟家民!这辆汽车扰是他掏钱
租的，专门为送咱孩子们光光彩彩地夫大学桥  咱村穷，咱计

城里人瞧不起，可咱孩子绝不能让他们小瞧J’ ’

    朝阳未升，天色已大亮，工支i3IL跺是挥乎，讲得慷概激

昂，忽然远远地过来 一个人.人未到  话已到:“唉呀，不好

意思，迟到迟到 ’

    众人尽皆转头，王支书话被打断，脸色本来颇为不悦，但

一见此入，介刻哈哈大笑:“老孟。这会儿才来，刚才我还提
起你呢!”

    “一点儿闲事缠了会)L 孟家民淡淡地笑了笑  此人四十

出头，肤色较白，一看就知他的口常生活与土地隔着段距离〔

他一看 三个孩子，皱皱JiJu;  :“怎么还没走，”

    “等你家小超呐!”王支书笑着问.“他还没来砂

    孟家民一愕，尴尬地笑笑:‘’噢t 他呀，有别的事，it

弘扬他们先走罢 ”说完到客车旁敲开车门同司机耳语了儿句
    王支书疑惑地看了看他，转头又向众人发言:‘那就

兴茂、弘扬‘小妮，你们先上车吧呀杨胡子，你v-一路送他们

到大学桥，把一切手续都办好口”

    杨小妮的父亲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答应了 一声

王支书点点头，又问众人:“好，我再问一件事，李二弄家的

老母猪谁见厂”要见了给他说 一卢，他宰一只老母鸡请客。好

了 没了，上车吧!”

    杨胡子领着二个孩子L了车。汽车发动，众人正欲散去.

只听背后钻辘转辘一阵响，一辆木板车推了过来 一个精瘦的

庄稼汉吃力地推着，车L被褥高耸，躺着一个妇女。常弘扬一

见，慌忙冲出车，扑向前去，“妈、爹，你们怎么过来了尹

    弘扬爹叹了I气:‘漪百妈不能动.我说别来.她非要来不



行，我也没法子。”

    弘扬妈怔怔地望着儿子，忽然流下了泪:“你要去大学桥
了，妈没用，瘫了，连双鞋也给你做不了 ·”

    常弘扬忙说: “妈，没啥!我有鞋，你看，还能穿半年

呢!”他一抬脚，想把鞋给母亲看， 眼瞥见鞋上一个大洞，

忙不迭放了卜去。

    弘扬妈满是眷恋地望r儿子一眼，日光中透出哀伤:“你

长大了，进了大学桥，有出息了，长这么大，妈啥也不能给你
  二”她伸出左臂，从车卜抓起一只塑料兜，“这是妈和你爹

赶早给你炸的糖糕，路卜吃吧!”
    王支书听着她絮絮叨叨， 一脸不耐烦，说:“车快开了

说啥呢!又不是再也见不着了。常老二，你快推她回去吧!”

    弘扬爹唯唯诺诺便要推车，常弘扬大怒，瞪视上支书:

“你刚才讲那么一大堆，连老母猪都要捎带儿句，我跟我妈讲

IL句话都不成!”

    弘扬爹吓了  .A匕，连忙扯儿子。工支书脸寒了下来，冷笑

着说:“人还没长大，翅膀倒硬了，司机，开车!”

    人群骚动了起来，儿位街坊过来打圆场，有的向王支书赔

不是，有的则劝弘扬妈，更有几位长辈训斥常弘扬。孟家民忙

过来拍f拍王支书的肩:“老王，跟小孩子生啥气!吃过早饭，

到我家，咱谈谈办]一子的事。弘扬.上车去吧，时候不早了”
    常弘扬瞪了干支书一眼，替母亲掖好了被角:“妈，我走

了 ”说完恋恋不舍地「了车，弘扬妈泪流满面，闭日不语

    汽车起动，倏忽间绝尘而去

    乍上，杨小妮的眼睛不住地瞥常弘扬，见他一语不发，双

唇紧抿，不禁担忧，找了个话题，问他:“你跟孟超然不是挺

好吗?他怎么没和咱们一块儿走，这车还是他爸包的。

    一提孟超然，常弘扬回过神，快快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，

他昨晚还说和我一块走的 ，’

    杨胡子大赚兴神.问: “都说孟超然是神童，到底咋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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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提这个，常弘扬不禁)飞色舞:“哈，当然呐，绝对的

神童’刚出牛时便有T命先生说他是 ‘天卜于奇’，才华出众;

九岁时他就介叮诗，而H是占体诗!池奶奶个熊，那时候我连
‘锄禾H当午 还不会背!

    真有那么神秒 杨胡f41信

    .1的!我们从小为L儿到大，我不知道”)”常弘扬一脸受

辱的表情，大声说.‘我现b还会背儿首，那是他初二时写的，

当时连老师们都称赞，周校长曾写成条幅，现在还贴在他办公
室的墙上!’

    “噢尹 杨胡子半信半疑，‘怎么背，，’

    “它 ’常弘扬张口结舌，“我想想 写沁河的一一长

河寂寞 寂章. ”

长i缎寞绕长烟，p然如梦愧心午

黄少满她别时泪，家卜白云M fit,天

    」_兴茂接道;

    “当时的确挺轰动，老师曾0我们背过 ”

    杨胡子仍川怀疑:“叮我听说他成绩特别差，他咋能考进

大学桥户

    常弘扬不禁语塞，王兴茂踌躇J一下，说: ‘他是作为
  书卜个 特长生录取的 这个 他语文成结个县第

    杨胡子半懂不懂地点头。常弘扬心中叹息，所谓“特长

生 云云，那只不过是孟家民打肿脸充门面，天才又如何?语

文全县第一又如何?大学桥要的是成绩，整体成绩，挤F别人

显出自己的成绩，只要总体成绩差，你就没有进入大学桥的资
格 所幸孟家民有法子，知道人民币的威力，它令大学桥点了
头_



    晨曦已露，苍天大地一片光明，然而路土依旧冷清。中巴

已经到了村外的柏油路上，翠树、棉田、工米地飞一样闪过，

常弘扬有种极不舒服的感觉，仿佛一个极珍贵又不容失去的东

西遗忘在家，{，，心情有些沉重 他左右张望，忽然发觉前面路

旁远远地、I.着一个人影，背向朝阳，仰首西望，初秋的晨风扑

面而过，头发丝丝扬起，仿佛一尊塑像，或一块僵立的岩石〕

    常弘扬呆r，失声喊道:‘超然丫

    众人方才还论及此人，一听之下尽皆动容， 一齐望去。司

机早受过孟家民的交待，一到他面前自动停了车，「去帮他把

行李提了上来〔，一L车，孟超然便吸引了所有人的口光，包括

和他熟捻之极的常弘扬。他那双眸子竟如此漆黑，又如此明
澈，仿佛无边的暗夜缩为两粒瞳仁，整片的青海湖凝成了两滴

泪水，其纯其洁一如婴儿，黑真真的不含44毫渣滓

    杨胡子 眼扫过，终于挑出r不足— 眼睛虽美，相貌却

没啥特别，而巨太过清秀文雅 能顶着太阳干力气活吗?他大

松一目气

    孟超然一卜车，气氛立刻变r，沉默 他像是 块冰，不

但自己冷，而且让别人也感到了寒意，除了卜车时对常弘扬说

了一句 “我说过要和你 路走的”，就一语不发
    常弘扬初时不解他为何在村外相候，细细一想旋即明自，

心中不禁恻然，一时也无话可说 王兴茂垂头不语，杨小妮见

常弘扬不说话，她更不说话。车厢内长久的沉默，只听见汽车

驰行的轻响，只看见周遭的世界不断变换

    杨胡子生性爽直，对此气氛极感憋闷，他左右瞅瞅，见没

人说话，使重重咳了两声，摇了半犬头，叹厂半天气 杨小妮

问:“爹，你干嘛呢?”

    “唉!”杨胡子大叹一声，“丹邑一中的大门可不容易进呐，

去年只兴茂一个人考上，今年你们三个，不容易呀!你知不知

道咱丹邑县最有名的是啥尹
    “最有名的1 11常弘扬回答，‘县委朽记最有名”



    “他叫啥衅 杨胡子问-

        t不知道〔〕”常弘扬坦然回答〕

    杨小妮吃地笑了，杨胡子瞪着他:“我也不知道!我正经

问你的 ”

    常弘扬点点头，表情严肃:“丹邑特产 ”

    “啥r.杨胡子瞪大了眼睛

    “不知道〕”

    常弘扬哈哈大笑，杨小妮被逗得前仰后合。杨胡子则气得

目瞪曰呆，见孟超然一脸漠然，回头问王兴茂:“你说 ”

    “大理石 ‘’王兴茂对本县f业挺熟，“城北太行山上产的

大理石行销24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出CI南韩、日本、印度、

新加坡 ”

    “不对 ”杨胡子一言 “毙”之，再征询答案，见人人闭

嘴，不禁懊丧。他就像一只即将生蛋的老母鸡，使劲憋着等人

催促，奈何他人都是白痴，闻弦歌而不知雅意，见众人不予理

睬，只好说: “有个 ‘大’字，可不是大理石。是— 大学

桥!”

    大学桥!轰雷般的名字乍人耳内，学生们更加沉默了，人
人脸色冷峻，一种期待和恐俱的气氛充斥车胭 o没有人不知道

大学桥，在丹邑人的心目中，它就是道不尽的传奇，说不完的
希望

    杨胡子未察觉车内气氛，意犹未尽:“大学桥，就是丹邑

一中门前的石拱桥，有名得很呐，几百年前修的，别说咱们市

三区九县，你到全省，知道大学桥的也不在少数 ”

    他一看众人的神情，不由住了[]。

    他们一一常弘扬、孟超然、王兴茂、杨小妮，此刻要去的

正是大学桥，要进的正是大学桥北岸的丹邑县一中。大学桥，

他们十六七年来的目标，他们命运的转折地，从他们幼年起就

深深刻进他们的脑海里，像他们爷爷奋斗终生盖起的上坯房，

像他们爷爷的爷爷流血流汗整治起来的二亩薄地



    房子和土地渗入农民的血液，大学桥渗人学生的血液

    末有县 一中，先有大学桥r，这座把丹邑一中和成千上万的

学子命运连接起来的石桥早已成为那所省级重点高‘}J的代名

同，彗日的辉煌暂且不论，仅恢复高考后的r一几年便创造了一
个又一个神话，区区丹邑县，方圆二百里，人日三十万，却凭

着 代代的辛勤和智2开创了一个教育界的奇迹— 升学率超

过了不少大中城市的省级重点，达到百分之八十〔、如此骄人的

业绩怎不令丹邑入扬)d吐气，顶礼膜拜如神抵?丹邑入并不以

考不上大学为耻，但绝没有人肯原谅一个进得了大学桥却进不

了大学门的人，因为丹邑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就是80%的大学

录取通知书，只不过由不同的单位印发而已

    孟超然无力地歪倒在座靠上，身子一缩的刹那，口袋里硬

硬的，他感觉到了通知书的存在，顿时心中 一紧，像被疯狗咬

了一下，痛人骨骼，因为他的通知书其实就是四千块钱的支

票 他从众人脸上扫过，觉得看到的尽是无声的嘲讽，不禁黯

然，心想:“即使躲到村外也躲不开这种羞辱。爸，你只会向

别人吹嘘你摆平大学桥的丰功伟绩，你知道它带给我的是什
么!”

    他想起白己的成绩，觉得各门功课都像得了偏瘫— 数英

理化全面萎缩，历史政治双双浮肿，帷有语文一门脑垂体分泌

过多，得了巨人症，这样的成绩 天才又如何?大学桥要的

是全才，不是大才。

    22公里，中巴驶进县城，宽阔的大街，整齐的绿树，商
厦、银行、店铺、酒楼，拥挤的人群、沁河水一样的自行车等

等。对农村孩子而言，县城就是梦中的天堂，22公里就是南

北极的距离，常弘扬有些呆了，大感以前活的不值，心不胜向

往之，感慨曰:“奶奶个熊，城里人天天赶庙会呀!这儿可
    真他妈热闹，真他妈 繁华 ”

    这句粗话让杨小妮D眉以对。杨胡子生平走南闯北，自然

不屑:‘全县的热闹集中到一条街上当然差不到哪去，就好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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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相疹人的女孩子，尽在化妆打扮}花些工夫，倒也能迷倒儿

个傻小子的 ”

    众人一愕，没想到他竟说出这样绝妙的话，一起拍手称

赞

    不知谁低低说了一句:“大学桥，我来了”

.中。在大街一个。口拐向北，、、水泥、中二五
百米，眼前m然开阔，这里已是县城北郊，城里繁华与野外明

朗被一条二卜余米宽的河流分割开来 (王兴茂介绍:这河叫幸
福河)，丹邑一中就在M的北岸，连接二者的便是那座充满梦

想的石桥— 大学桥

    长天厂， 中的几幢高楼背倚蓝天线条清晰，像画在天

上;晴空如洗，几块白云悠悠地浮在楼顶，像腾起的炊烟，一

切都仿佛一个不切实的梦

    车轮滚滚，大学桥横亘面前，三人心潮澎湃:这是一个让

凡人变成英雄的时刻，从此他们的名字用火写在了天空，而这

条天士的彩虹将驮着他们走向梦寐的地方、，丁人 一齐从车卜望

卜去，目光略一触及，像被烫 了一「忙不迭地缩同，面面相

觑0

      我 底下这什么东西尹 常弘扬按按眼珠，大约刚才一

不留神掉出了眼眶.〕

    “大学桥洲 杨小妮仍没反应过来，“就是 F面那东西,n

    杨胡子倒毫无感觉，9嘿地笑了:“傻1祠女，当然是F面

那东西，咱正在桥上走呀 ”

    孟超然漠然地摇摇头:“不是在桥土走，是在腐烂了一百

年的廿头上走 ”

    谈话问 车子已过大学桥，二人又回头望去，这 一下看清

了，果然是桥.花岗岩条石砌成的桥面从此岸延伸列彼岸.与



上地嵌合得亲密无间，整个桥面就是地面的延长。两侧桥栏也
是条石雕砌，造型古拙，然而崩损残缺，浮雕的游龙东一鳞西

一爪，惨遭五马分尸;凤凰更惨，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左右

两只全被生吞活剥，凤头、风爪、凤别、凤尾悉数肢解

    孟超然心里抖了一抖，仿佛闻到一股血腥气，闭L眼睛，

一种浓浓的失落与悲凉飘乎而来

    汽车不能开进校园，停在r幸福河北岸的空地上。孟超然

扛着被褥 「了车，一脚踏进大门，竞然有种恐惧与悲壮的感

觉，仿佛迎接自己的不是全县驰名的重点高中，而是戒备森严

的超级监狱。他看了看面前的行政大院，西、北、东三座教务

大楼像三面墙壁，和背后高大的校门把大院围个水泄不通，密

如铁桶。院子里人如潮水 一 朋乱污臭的潮水，向下看，乱叉

叉的脚丫子腿柱子;向卜看，清一色的黑脑袋黄面孔 再向

上，门神一样铁青着脸的全校最高权力机构— 教务大楼;再

向上，是蓝天、白云和飞鸟。

    “如果我是那只鸟，从五百米的高空望下去，一定另有一

种心情 ”他望着天空呆呆出神，‘学校的大楼成了孩子们垒起

的积木，而人则成了顽童捉进来当 ‘人’玩儿的蚂蚁，可惜

  二可惜，蚂蚁太笨，怎没觉察到天空有这样一只手呢!’

    “你应该先掏一下鼻孔。”常弘扬碰了他一下

    “干吗?孟超然一脸惊诧。

    “你不是要打喷嚏吗?”常弘扬满脸诚意。

    孟超然哭笑不得，他天性忧郁，本不是一个开朗的人，不

过跟这活宝在一块想不开朗也不行。他索性闭嘴，和杨氏父女

朝教务楼下的黑板走去。黑板上是 ‘新生人学须知”，旁边是

各班新生名单，常弘扬在六班找到了孟超然的名字，高跨于第

一排的中间，三个大字写得威风凛凛神采奕奕。他夸赞几句，

眯起眼睛找自己，瞧r半天，结果在最下面一个角落把“常弘

扬，，揪厂出来，三个字好像患了侏儒症外加营养不良，一副蔫

头蔫脑狠狠琐琐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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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奶奶个熊，怎么把老子折腾成这熊样!”他愤愤不平

    “别4o”孟超然兴高采烈，“你看，咱俩是一个班的!”
    “啊洲 常弘扬上下 一瞅，果然如此，心里的火气一F全

消，“还算识相。哎，小妮，我俩同班，六班的，你的找到了

没有?”

    “我是二班的〔〕”杨小妮一脸委械地说

    他爹就安慰道:“不是同班也好，弘扬这小子汕嘴滑舌，

你跟着他学不了好 ”

    可他一个大老粗怎解得女儿家的心事，白费唇舌不说，还

落了女儿一个白眼。常弘扬也不解风情，就好像一个大风车，

虽然心眼转得快，到底是木头做的，空冷佳人心，提着被褥在

教学楼「的棕树丛中找了块下净荫凉的地方凉快去了。杨小妮

垂着头一言不发向三班报名处走去，杨胡子赶忙背着背褥跟在

后面。王兴茂左右看着，陪着去了〔，孟超然叹r口气，到常弘

扬旁边坐下，望着杨小妮在人群中站了一会儿，由一个女孩引

着穿过教务楼下的过道走向后面寝室，他看了看常弘扬，欲言

又止，心想:‘缘分自有天定，我还是别掺和了 ”

    旁边的树荫下，几位家长正喋喋不休地谈论，一个手提头

盔的胖子挨个敬了支烟说:“刘老哥，咱虽这个初次见面，可

孩子都在这一个学校，也算一种缘分，对不?这个 我家那
文t呀，总想卜 这个文科，你看高一八个班 这个 -

哪个班文科比较好点儿罗

    “你老弟一看就是实在人，我就说实在话。”刘老哥鼻孔悠

悠地喷出两道烟柱，像在温刁生疏已久的 “实在话”，“我跟白

校长关系虽说不错，可对老师们的水平就不太清楚r，毕竟这

方面的门路以前也用不着，临时抱的佛脚。听老白说有个年轻

人教学方法挺不错，搞了儿场什么素质教育报告还是几篇文章

我也忘了，他是教语文的，姓马，叫t 马什么来着?你别

笑，不是我脑筋不好，只是我老婆姓马，我老丈人、小姨子、

小m子全姓马，一听姓马的我就头晕，犯晕口”

        12 ·



    “唉!能理解，能理解，我也常受这个老丈人气来着。”胖

子大叹一声以示感同身受惺惺相惜，“管他 ‘马’个啥呢!教

学方法好我就放心，文v长这么大可没受过一点气，这个 t
我还担心呢， 中这个好学生多，竟争太这个激烈，老师教得

要这个再不对头，我那女孩儿可要遭罪了 ”看穿戴气派，“这
个”胖子也是相当棍得开的人物，可 碰土女儿人学问题竟也

是凭天由命，一脸无可奈这个何

    “我不是说你老弟，啥方法不方法的，想咱那时候，要啥
力法?操心啃书本就是了。不说头发吊到梁上拿锥子扎大腿

吧，夜毛 灯熬油可没少过，老师还严，光教鞭敲断一把又一

把— 往头上敲呐!我看现在的学生也太惯他们了，照我说，

就该按着牛头喝水，赶着鸭子上架，使劲儿地敲!不敲，会有
咱们现在这么出息嘛!”

    胖子肃然起敬:“你老哥哪个大学毕业的尸

    “啥大学，小学毕业 t哎，还差了半年 ”

    “哎— 孟超然忍俊不禁，一日唾沫喷了出来，也不理

会那家伙大叹对毁其一生的 “文革”横批乱侃，拉着常弘扬报

名去了。刚到六班报名处门前，两人立刻倒抽一口冷气，叫苦

不迭，心想:“看来方才那家伙所言不错，头卜的爆栗子只怕

吃定了”

    只见班主任大约有三十岁，长长一张马脸，马是温驯的动
物，可他这副马脸大概是军马场的军马，被坦克车所同化，板

得像块钢板;鼻子硕大无朋，上面架了副钢铁镜框，不但没增

添些文气，反而让人觉得那双眼睛只不过是坦克车上的晾望
孔，总之— 一脸杀气。

    常弘扬忐忑不安地交卜通知书，班主任记「他的名字，

问:‘分数尹
    "512.”这已是个相当高的分数，常弘扬斗胆放大了声音。

    班主任扫r他 一眼，常弘扬心里一跳，只听他说:“到教

务处交费，然后到后面寝室楼 你在402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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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孟超然也交七通知书1

    “分数，，，

    "421”他的声音恰如蚊哼，因为这分数离录取分数线足
足差了50分

    班主任惊院地望了他一眼，常弘扬忙道: ‘他是特长生
  ..有特长。

    孟超然躁得无地自容

    班主任微微 笑，提笔记 卜。孟超然一眼瞥见他记成了

427分，心中打了个突，踌躇半天，刚要开I，只见一辆黑色

奥迪车横冲直撞而来，吱地一声停下_车门一开，一个五六十

岁的老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刚卜来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

迎了上来:“卢书记，你怎么才来州

    那卢书记一头灰白的头发，脸容瘦削然On神采奕奕，笑着
迎上去，N了R那人的手: 4自校长，不好意思，厂里事片.

耽搁r一会」L

    ‘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就是水川吧?果然一表人才，我

已经安排下来，把他插在六班。老马，你过来 ”他往六班报

名处这单招了招手，班主任也顾不得丙跟孟超然说什么，急忙
走了过去。原来此人就是大学桥的最高统治者，校长自在宁

自在宁也有四五十岁了，看样子辛暖J清福，挺富态，不过招

呼属下时脸上一绷，倒也颇有大学桥校长的威严。当然，在这

老人面前，他威严的面具已摘下来塞进了口袋，做出~一脸热情

的欢笑-

    “我来介绍 一下，’白在宁热情洋溢，一指那老人，‘这位

就是新阳镇党委书记、省人大代表、新阳啤酒厂的厂长，卢耀

发卢书记，这就是六班班主任马文生_”

    卢书记代表厂长哈哈大笑，使劲儿握住马文生的手晃了儿

晃:“马老师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名气，我特意请白校长把永川
托付给你照管。永川，来见见马老师 ”

    旁边那个男孩子像跟卢耀发 、个模子脱出来的一样，高高

      14



的、瘦瘦的，一脸的自信与傲气，他向马文生点了个头，叫了

声马老师。马文生显然没太见过世面， 一时手忙脚乱，忙不迭

地说:“噢 ‘水川，好、卢书记，您放心，永川差不了的 ”
    白在1笑r:“老马  永川xi 1' 540多分，我可是给了你

  一个金〕哎斌 ’

    马文生本以为卢水川也像方才的孟超然 样是个 ‘特长

生”， 听之下大为惊讶，打t1卢水川一眼。点点头:“好，卢

书记，你放心，你想让他L什么大学我就能送他到什么大学
    卢耀发眼神一亮;“马老师，41你 一句话，这孩子，我交

给你了”

常弘扬扬着下巴望着这十人，不住撇嘴:“不就

吗，不就540 多分吗?有什么了不起，奥迪

低，540 一我爸死!m然，走啦，”

辆奥迪

越 凹 越

    “再等一会儿，等班主任过来〔、’‘I超然面无表情

    “等他干嘛，那坦克车〕，’

    常弘扬好像f,准都不IMF眼.孟超然也没理他。马文生好容

易才将卢家父子送进校长室，快步走了回来，见孟超然仍站在

旁边，忆说:“噢，我忘厂交待你，你先到教务处交费，然后

到后面寝窄楼，你的寝宝是 402”
    孟超然摇摇头:“我不是等这个，我的分数你记错了，是

421分.〕’，

    班主任一楞，提笔改止

    孟超然拖着沉重的脚步和常弘扬交费，他的费早交过了，

四千块，当他看着常弘扬把500块钱塞进窗口，忽然感到一阵

痛苦的失衡，仿佛身子被一劈为两半。常弘扬感受到了好朋友

情绪的波动，难过地拍了拍他的肩:‘你的价值并不是体现在

学习成绩L，我相信你有与众不同的价值。这个，不值得烦

恼 ，’

    这才是常弘扬的真面目，两人从小玩儿到大，虽然插科打

浑嬉笑打闹，但他们真正的友情是建亿在方才那种话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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